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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和前景∗

王雪羽　 李福泉

摘　 　 要： 在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安全利益背景下，伊朗与阿富

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对立时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 年），伊朗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量，拒绝承认阿富

汗塔利班政权，为其对手“北方联盟”提供军事支持，并在 ２００１ 年美国

推翻塔利班政权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阶段是从“秘密接触”

到“有节制的支持”时期（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为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

汗地区的军事存在并遏制其影响力，伊朗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了有限

的支持，并与后者开展了高层接触和政治磋商；第三阶段是务实合作时

期（２０２１ 年阿富汗塔利班新政权建立至今），伊朗虽未正式承认阿富汗

塔利班政权，但双方在多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

势头。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存在，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

关系具有多重不确定性，未来发展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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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
卷本）”（２０＆ＺＤ２４０）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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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执掌阿富汗政权，南亚地区政治格局与安全
形势随之产生巨大变化。 伊朗与阿富汗是重要邻国，两国拥有长达 ９００ 多公里的
共同边界线。 历史上，阿富汗曾长期处于伊朗的管辖之下，两国在宗教、语言和
文化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阿富汗历次政局变动都不可避免地对伊朗的切身
利益产生影响。 １９９４ 年阿富汗塔利班的迅速崛起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双方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对立到暗中接触，再到非正式外交的“过山车式”轮
转。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后，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总体基调
趋于友好，双方以高度务实的方式开展合作，但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仍然存在，
这使得未来双方关系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目前，国外学者围绕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伊朗对阿富
汗塔利班态度、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合作、影响双方关系的因素等方面。① 然
而，部分研究者并不认可伊朗伊斯兰政权，对其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互动持否定态
度，甚至直接将伊朗视为“地区和平的破坏者”。② 国内学者就相关主题所发表的
成果多集中于伊朗对阿富汗政策、伊朗在阿富汗重建中的作用、阿富汗局势中的
伊朗因素等内容。③ 直接聚焦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特别是阿富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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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班重新掌权后双方关系的研究尚需学界继续跟进。 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梳
理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不同阶段，分析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态度转变的原
因，并对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后影响双方关系的因素及两国关系的前景展开探讨。

一、 全面对立时期（１９９４～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４ 年，阿富汗塔利班在阿迅速崛起。 阿富汗塔利班因其逊尼派身份和激
进的意识形态，且背后受到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成为伊朗国家安全所
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伊朗拒绝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为其竞争对手“北
方联盟”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双方关系严重对立，更因“马扎里沙里夫外交官遇
害事件”一度恶化到战争边缘。

（一） 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与溃败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伊朗开始积极向外输出革命。 由于担心

共产主义的扩散，伊朗为阿富汗抵抗运动中涌现出的八个什叶派组织（即“八党
联盟”）提供了支持。① １９８８ 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各抵抗组织和武装派别都意
图填补权力真空，在部族矛盾、宗教争端、派系斗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阿富汗
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 这不仅导致阿富汗社会四分五裂、民不聊生，而且严重
威胁邻国伊朗的国家安全构建。

１９８９ 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不再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为口
号，转而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纷
纷独立，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这为伊朗在阿富汗的活动提供了空间。 伊
朗将其在阿富汗的接触范围从什叶派扩大到非普什图群体，包括塔吉克人和逊
尼派民兵组织。 为维护自身利益，伊朗在各方之间积极斡旋，试图通过举行会议
及和谈，实现各派别间的内部妥协，从而结束阿富汗内战，创建一个和平稳定的
地区环境。 伊朗首先是大力支持什叶派的“八党联盟”上台掌权。 １９９２ 年，苏联
扶持的纳吉布拉政府垮台后，伊朗转而支持由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
组成的非普什图族团体所推选出的拉巴尼政府。 然而，阿富汗塔利班的异军突
起，打破了伊朗的努力。

１９９４ 年，在穆罕默德·奥马尔的领导下，阿富汗塔利班从阿南部城市坎大哈
崛起。 在阿富汗普什图语中，“Ｔａｌｉｂａｎ”一词为“Ｔａｌｉｂ” 的复数形式，意为“学
生”②，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多是来自宗教学校或接受过宗教教育的阿富汗普什图
族人，信奉逊尼派教义，指导思想偏向极端主义，其宗教理念和意识形态深受沙
特瓦哈比教派的影响，将什叶派视为异端。 阿富汗塔利班成立后，其“铲除军阀”
“实现和平”等口号很快赢得了阿富汗人，特别是普什图族人的拥护，借此迅速发
展壮大。③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阿富汗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成立了临时政府接
管政权。 阿富汗塔利班将总部设在坎大哈，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组织机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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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在其控制区内，阿富汗塔利班全面推行伊斯兰法，采用严苛的宗教统治，严
控娱乐活动，禁止电影、音乐、摄影等艺术形式，要求男性蓄须、女性蒙面，禁止妇
女接受教育和就业，不允许女性单独外出。①

阿富汗原政府则在总统拉巴尼的带领下迁移至阿北部，组建“反塔利班联
盟”，继续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战斗。 因其力量集中在阿富汗北部山区，“反塔利
班联盟”又被国际社会称为“北方联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北方联盟”宣布马扎里
沙里夫为其临时首部，并任命拉巴尼为总统。 同年 １０ 月，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建
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为抗衡阿富汗塔利班，伊朗向“北方联盟”和什叶派伊
斯兰联盟党提供了武器、现金和后勤支持。② 但“北方联盟”内部分歧严重，各派
别之间矛盾重重，严重缺乏凝聚力，难以集中力量对抗阿富汗塔利班。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阿富汗塔利班北上大举进攻“北方联盟”，于 ８ 月 ８ 日攻陷马扎里沙里夫。 在
阿富汗塔利班的迅猛攻势下，“北方联盟”迅速溃败，各派只能四散退守至各自部
落的山区，以游击战等形式继续战斗。 至此，阿富汗塔利班已控制阿富汗 ９０％以
上的土地，成为该国的主导性力量。

从阿富汗塔利班产生和壮大的背景可以看出，其自成立之初起就带有强烈
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该组织迅速壮大，给伊朗在阿富汗的利益带来了极大威
胁。 １９９７ 年，阿富汗塔利班关闭了位于喀布尔的伊朗大使馆，并指控伊朗干涉阿
富汗内政。 伊朗方面则指责阿富汗塔利班是“贩卖毒品的恐怖分子”，认为其“陈
旧的意识形态和严厉的法律使阿富汗沦为一座巨大的监狱”，双方关系持续紧
张。③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８ 日，阿富汗塔利班攻占“北方联盟”总部马扎里沙里夫后，闯
入伊朗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杀害了 ８ 名伊朗外交官和 １ 名记者。④ 惨案发生
后，伊朗国内反应强烈，要求严惩阿富汗塔利班，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阿富
汗塔利班的罪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哈塔米发表声明，表示要对阿富
汗塔利班采取“果断措施，以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随后调集 ２０ 余万兵力在
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⑤ 阿富汗塔利班也在两国边界
集结近万兵力，声称要抗击伊朗的入侵。 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一度恶化到战
争边缘，后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调解下，双方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
决争端，对峙局面才有所缓解。 但是，导致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处于敌对状态的
固有矛盾仍然存在。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伊朗积极抓住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机会，为美军和北约
部队提供了便利和重要的军事和情报援助，如关闭两国边界，以防止本·拉登和
“基地”组织成员通过伊朗逃亡；允许美国通过伊朗土地向阿富汗运送人道主义
物资；放行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被迫降落在伊朗领土上的美军及其盟友；说服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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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资助的“北方联盟”与美国进行合作，共同打击阿富汗塔利班。① 在地面战斗
和持续不断的空袭夹击下，阿富汗塔利班溃不成军，不到两个月就被驱逐出了喀
布尔。 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伊朗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阿富汗问题
的谈判，其首要目标是帮助阿富汗建立一个独立且稳定的政府，以此来遣返阿富
汗难民，减少毒品贸易，并加强与阿富汗的经济合作和边境交流。 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的波恩会议中，伊朗说服“北方联盟”接受美国所推选的哈米德·卡尔扎伊
（Ｈａｍｉｄ Ｋａｒｚａｉ）担任过渡政府总统，推动阿富汗进入战后重建阶段。② 为表示对
新政府的支持，伊朗关押和驱逐了一批寻求庇护的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成员。③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为保障自身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伊朗首先明确拒
绝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其次，伊朗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阿富汗境内的所有
反阿富汗塔利班力量提供支持，希望打击和削弱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建
立一个有利于伊朗的政权。 最后，伊朗力求避免与阿富汗塔利班发生直接军事
冲突，而是广泛参与区域和国际会议，寻求和平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方法。 “９·
１１”事件发生后，伊朗积极响应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与“北方联盟”一道，为美国
领导的联军提供军事和情报援助，最终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在阿富汗战
后重建的最初阶段，伊朗基于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残余势力以及在阿建立亲伊朗
稳定政权的利益诉求，对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给予了一定支持，将阿富汗塔利
班排除在阿富汗的政治体制之外。

（二） 伊朗反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原因
伊朗一直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发展和壮大保持着高度警惕，曾多次强调阿富

汗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是非法的，并指出其不仅是伊朗的地区威胁，也是全球
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④ 对于伊朗来说，其竭力反对阿富汗塔利班崛起和统治阿富
汗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伊朗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亚、南亚和中
东的交通枢纽，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 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
值，阿富汗在苏联解体后逐渐成为地区博弈的角斗场。 从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
背景来看，其背后受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等逊尼派国家的支持，伊朗方面更是相信
美国“策划了支持塔利班反伊朗的阴谋”，指责“阿富汗塔利班只是美国的工
具”。⑤ 在美国“双重遏制”政策的压力下，陷入外交孤立的伊朗担心阿富汗塔利
班掌权后，将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亲美政权，使自身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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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同时，伊朗也将失去向中亚腹地扩大影响力的通道，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还可能会以阿富汗为通道，向中亚地区渗透。

其二，伊朗的经济利益受损。 中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伊朗和阿富汗都是
该地区油气资源主要的进出路线。 伊朗将自己视为中亚里海油气通往出海口到
达国际市场最快捷、最安全的线路。 美国则竭力主张中亚里海的油气管道绕开
伊朗，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海，并与阿富汗塔利班签订了相关协议。① 一旦阿
富汗塔利班上台，经阿富汗连接中亚里海的油气管道将由阿富汗塔利班把控，伊
朗可能会因此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其三，两国间宗教矛盾和教派分歧严重。 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虽都信奉伊
斯兰教，但伊朗为什叶派，阿富汗塔利班则是逊尼派，历史上两派长期不和。 伊
朗将自己视为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保护者，认为阿富汗塔利班的做法明显“违
反伊斯兰原则”，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尤其是哈扎拉人，遭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
残酷对待。② 阿富汗塔利班攻占马扎里沙里夫市和喀扎拉地区后，“成千上万什
叶派穆斯林被杀害”③，严重加剧了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的矛盾和对立。 此外，阿
富汗塔利班还为流亡在伊拉克的伊朗反政府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提供支持，
伊朗担心阿富汗塔利班激进的宗教思想会影响伊朗国内逊尼派，对国家安全造
成威胁。

其四，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对伊朗社会层面的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 一方
面，毒品交易是阿富汗塔利班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其控制区内存在大面积种植
毒品的现象，而伊朗是阿富汗向外运送毒品的最主要通道，毒品泛滥在伊朗造成
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的严酷统治导致大批阿富汗民众
外逃，其中有近 ２００ 万阿富汗难民涌入伊朗，给伊朗社会造成沉重负担。④ 难民
不仅抢占伊朗本国居民资源，加剧就业压力，而且来源复杂，加剧了伊朗的社会
矛盾，给国家稳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综上所述，在 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塔利班下台前，伊朗出于本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利
益、地缘政治等原因，一直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充满敌视，阿富汗塔利班同样因为
宗教派别、意识形态等因素将伊朗视为竞争对手，两者相互敌对，矛盾难以调和。

二、 从“秘密接触”到“有节制的支持”（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在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倡导的“文明对话”外交政策下，伊朗在阿富汗事务
中一度与美国开展合作。 然而，２００２ 年 １ 月，美国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的一部
分，导致伊朗和美国的关系迅速恶化。 为遏制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军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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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维持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伊朗对待阿富汗塔利班的态度发生转变，双方
的关系也从全面对立转变为“秘密接触”，并随着阿富汗塔利班优势的扩大和地
区局势的变动逐步加深，最终演变成伊朗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有节制的支持”。

（一） 阿富汗塔利班重组和伊朗的“秘密接触”（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将伊朗列入“邪恶轴

心”名单的做法以及伊朗核问题的爆发，导致美伊关系迅速下滑，美国在阿富汗
的军事存在对伊朗构成巨大威胁。 在此情况下，伊朗不得不转变其在阿富汗的
外交策略，即在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同时，与其他阿富汗势力进行接触，重新崛起
的阿富汗塔利班成为伊朗的重要目标。

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虽然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并没有彻底消灭阿
富汗塔利班的武装力量。 战败后，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及部分残余势力
流亡到阿富汗南部山区继续与美军作战，随后开始在普什图人聚居区秘密重组。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将部队主力和关注焦点转移到伊拉克，给阿富汗
塔利班卷土重来提供了机会，该组织开始大量招募和培训新成员，重建情报网络
和行动网络，并获得了外部资金支持。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浮出水面，阿富汗
的武装冲突、炸弹袭击和绑架等恶行事件日益频繁。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阿富汗政府表
示将赦免放下武器的阿富汗塔利班成员，而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则表示
要同美军和阿富汗政府战斗到底①，双方的对抗走向白热化。 在与阿富汗政府的
斗争中，塔利班也在不断抗击着其背后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不仅伺机对美国
驻阿富汗部队展开游击战，更呼吁阿富汗民众齐心协力将美国等西方国家驱逐
出自己的家园，推翻阿富汗傀儡政府。 基于同样反对美国的战略目标，伊朗开始
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秘密接触”，以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形式与阿富汗塔利
班建立联系。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美国和阿富汗发表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表示美军继
续享有进入和使用阿富汗军事设施的行动自由②，该协议进一步加剧了伊朗对地
缘政治和地区安全的担忧。 出于向阿富汗政府施压，使其与美国保持距离，同时
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等目的，伊朗加深了同阿富汗塔利班的联系。 ２００７ 年开始，
西方媒体陆续发布了伊朗向阿富汗塔利班提供武器的报道。③ ２００９ 年，美国和北
约驻阿富汗部队指挥官指责伊朗在阿富汗扮演“暧昧角色”，称伊朗一方面“向阿富
汗政府提供援助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伊朗圣城旅正在为某些塔利班团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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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塔利班领袖奥马尔拒绝特赦，要求追随者战斗到底》，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５⁃０５⁃１１ ／ ２６ ／ ５７２３９６． ｓｈｔｍｌ，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ｐ ／ ｓｃａ ／ ｒｌｓ ／ ｐｒ ／ ２００５ ／ ４６６２８．ｈｔｍ，上网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Ｒ． Ｒｕｂ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ｏｎｅ Ａｗｒｙ， ＭＩ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０８，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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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人员，并向叛乱分子提供军事援助”。①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美国以“向阿富汗塔利
班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为由，将伊朗圣城旅的四名军官列入恐怖分子名单。②

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并未有太多实质性接触，伊朗的
首要策略仍是支持阿富汗现政府以维持地区稳定，援助阿富汗塔利班只是增加
自身对美筹码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由于阿富汗塔利班拒绝妥协的强硬态度，伊
朗政府对政治解决阿富汗塔利班问题持怀疑态度。 但随着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
转向，阿富汗塔利班的身份和地位出现新变化，伊朗的态度也随之转变。 此前小
布什政府一直将阿富汗塔利班作为其“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强烈反对阿富汗
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和谈。 奥巴马政府则在调整驻阿富汗美军人数和行动
模式的同时，支持阿富汗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内部对话”。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阿富汗政府成立高级和平委员会（Ｈｉｇｈ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④，正式与阿富汗塔利班接
触和谈判。 高级和平委员会的建立，使各方看到了通过政治对话推动阿富汗和
平进程的可能，伊朗也开始接受阿富汗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社会一部分的现实，积
极推动阿富汗各派参与和解。

（二） 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深化（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伊朗政府宣布支持高级和平委员会与塔利班进行对话，并提出

愿意在德黑兰举办阿富汗各派之间的调解会议。⑤ 同年 ９ 月 １７ 日，阿富汗塔利
班和卡尔扎伊政府代 表 同 时 参 加 了 伊 朗 举 办 的 伊 斯 兰 觉 醒 国 际 会 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并在会上作主旨发言。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其两个代表团已离开多哈办事处，应邀前往德黑
兰与伊朗官员会谈。⑦ 这一系列互动表明，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已逐步从
“秘密联系”走向公开接触。

在和谈过程中，谈判各方难以就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阿富汗塔利班方面
反应消极，其最高领导人奥马尔也迟迟未表明态度，致使阿富汗和平进程进展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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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ｊｊａｎ Ｍ． Ｇｏｈｅｌ， “ Ｉｒａｎ‘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Ｖｏｌ． ３，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０， ｐ． ３．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Ｕ． Ｓ．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ｒａｎ‘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Ｎｅｗ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ｒａｎ‘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 Ｃｏｒｐｓ⁃Ｑｏｄｓ Ｆｏｒｃ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３，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ｈｏｍ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ｔｇ８１０，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Ｗａｈａｂｕｄｄｉｎ Ｒａ‘ｅｅｓ， “Ｏｂａｍａ‘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Ｖｏｌ． 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０， ｐ． ８６．

该委员会由阿富汗各地区、各民族中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员组成，包括部落长老、前政府官

员、宗教学者和民间社会代表，阿富汗前总统拉巴尼担任首届主席。
耶斯尔：《伊朗的阿富汗政策及其走向》，第 ４４ 页。
Ｃｈｒｉｓ Ｚａｍｂｅｌｉｓ， “Ｔｈｅ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ｒａｎ‘ｓ Ｑｕｉｅｔ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Ｐｏｓｔ⁃Ｕ．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１１， Ｉｓｓｕｅ ２１， ２０１３， ｐ． ４．
Ｅｍｍａ Ｇｒａｈａ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ｅｎｄ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ｕｎｅ 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 ／ ｊｕｎ ／ ０３ ／ ａｆｇｈａｎ⁃ｔａｌｉｂａｎ⁃ｓｅｎｄ⁃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ｒａｎ，上网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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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美国启动阿富
汗撤军进程。 这一决议再次点燃了阿富汗塔利班“攻占喀布尔”的希望①，一时间
阿富汗各地暴力活动频发，和谈进一步受阻。 ９ 月 ２０ 日，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席拉
巴尼在喀布尔遇刺身亡，阿富汗和平进程遭遇重大挫折。② 此后美国数次公布从
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但都因安全局势的恶化而中断。 美国并未达到通过和平
谈判与军事打击双重手段来削弱阿富汗塔利班的目的，反而随着国际部队的撤
离，孱弱无力的阿富汗政府军接连失守，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势力范围进一
步扩大，逐渐与阿富汗政府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面对阿富汗塔利班不断壮大的
现实，伊朗开始将其视为维持阿富汗局势稳定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此外，美国
在启动撤军进程的同时寻求在阿富汗地区继续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因而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签署 《美国—阿富汗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Ｕ． 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根据两份协议，美军不仅可以在 ２０１４ 年后继续使用阿富汗
军事设施，还享有刑事豁免、独立开展反恐行动等特权。③ 此举引发了伊朗的高
度警惕，促使其加强了与阿富汗塔利班的接触。

２０１５ 年，随着美国撤军进程的再次开启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简称 ＩＳＫＰ）的兴起，伊朗进一步加强了与阿
富汗塔利班的联系，开始与其领导人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阿富汗
塔利班驻卡塔尔办事处代表团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④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阿富
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阿赫塔尔·曼苏尔（Ｍｕｌｌａｈ Ａｋｈｔａｒ Ｍａｎｓｏｕｒ）在伊朗逗留
后返回巴基斯坦时被美国无人机击毙。⑤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
协议后，伊朗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首次公开承认与阿富汗塔利班举行会谈。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伊朗外交部长贾
瓦德·扎里夫（ Ｊａｖａｄ Ｚａｒｉｆ）对外表示，“未来的阿富汗政府不可能没有阿富汗塔
利班的参与”⑦。 同年 １１ 月，阿富汗塔利班二号人物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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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达：《美国全面调整阿富汗政策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２０ 页。
Ｍｉｒｗａｉｓ Ｈａｒｏｏｎｉ，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ｅａｄ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Ｋａｂｕｌ，”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ｏｕｋｗｄ⁃ｕｋ⁃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ａｔｔａｃｋ⁃ｉｄＡＦＴＲＥ７８Ｊ３７Ｄ２０１１０９２０，上网

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孙德刚、朱永彪：《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战略演变》，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 年第 ７１

期，第 ５７ 页。
Ｍｕｓｈｔａｑ Ｙｕｓｕｆｚａｉ ａｎｄ Ｆａｚｕｌ Ｒａｈｉｍ，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ｉｔｓ Ｉｒａ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ＢＣ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ｂｃ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ｇ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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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３６３５２５５９，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王宏彬：《伊方首次承认与阿富汗塔利班举行会谈》，新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１２ ／ ２８ ／ ｃ＿１２１００２５６４７．ｈｔｍ，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Ｉｒａｎ Ｓａｙｓ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ｏｌｅ， ｂｕｔ Ｃａｎ‘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ａｌｋｓ⁃ｉｒａｎ⁃ｉｄＵＳＫＣＮ１Ｐ３１１Ｚ，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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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ｄｕｌ Ｇｈａｎｉ Ｂａｒａｄａｒ）在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就实现阿富汗的和平
与安全展开会谈。①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伊朗外长和阿富汗问题特使再次在德黑兰会见
巴拉达尔，商讨“德黑兰和喀布尔关系、阿富汗难民，以及阿富汗当前政治和安全
局势”等问题。② 从伊朗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会面的级别和频率可以看出，双方
联系在不断升级。

由于阿富汗和平进程长期僵持，自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起，美国开始绕开阿富汗中
央政府，直接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谈判。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
班在多哈签署“和平协议”，正式达成美国和北约部队在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前完成从阿
富汗撤离的协议。③ 阿富汗塔利班则承诺不攻击美军及其盟友，并与阿富汗政府
和谈。 “和平协议”的达成表明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存在已然具有相当程度
的合法性和社会代表性，伊朗不得不考虑在阿富汗塔利班主导阿富汗的背景下
维护利益和制定政策。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美国正式宣布美军将于 ５ 月 １ 日开始从阿富汗撤离。 这
一决议令阿富汗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本就脆弱的平衡局面瞬间被打破。 自
撤军决议公布后，阿富汗塔利班就开始整合兵力，从 ５ 月起在全国发动大规模攻
势，与阿富汗政府军展开激烈交战。 为保持地区稳定，填补因美军撤离而出现的
权力真空，伊朗积极在阿富汗塔利班和阿富汗中央政府之间进行斡旋，试图扮演
调解者角色。 同时，伊朗方面也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力量的扩大保持警惕，明确
表示“不会承认任何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阿富汗派系”，指出“政治方案是阿富汗
的最佳选择”。④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在伊朗的主持下，阿富汗代表团与阿富汗塔利
班高级代表在德黑兰进行会谈，寻求阿富汗未来的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在会上再
次强调了“重返内部谈判桌”的重要性。⑤ 但谈判未取得预期效果，至 ８ 月上旬，
阿富汗塔利班已占领阿富汗多个省会城市。 ８ 月 １５ 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到达
喀布尔城下，控制了阿富汗所有对外通道，阿富汗塔利班再度组建政府已成定
局，标志着伊朗与塔利班关系将走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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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Ｚａｒｉｆ Ｓａｙｓ Ｔａｌｋｓ ｗｉｔｈ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ｒｎａ．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８３５７１４１７ ／ Ｚａｒｉｆ⁃ｓａｙｓ⁃ｔａｌｋｓ⁃ｗｉｔｈ⁃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ｉｍｅｄ⁃ｔｏ⁃ｈｅｌｐ⁃Ａｆｇｈａ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Ｓｙｅｄ Ｚａｆａｒ Ｍｅｈｄｉ， “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ｉｔｓ Ｉｒａｎ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 Ａｎａｄｏｌｕ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ａ． ｃｏｍ． ｔｒ ／ ｅｎ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ｔａｌｉｂａｎ⁃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ｉｔｓ⁃ｉｒａｎ⁃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ｐｅａｃｅ⁃ｔａｌｋｓ ／ ２１２２９２２，上网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Ｓｈｅｒｅｅｎａ Ｑａｚｉ，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ＵＳ Ｓｉｇ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Ｅｎｄｉｎｇ Ｗａｒ，”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０ ／ ２ ／ ２９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ｔａｌｉｂａｎ⁃ｕｓ⁃
ｓｉｇ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ｉｍｅｄ⁃ａｔ⁃ｅｎｄｉｎｇ⁃ｗａｒ，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Ａｆｇｈａｎ Ｇｏｖ‘ｔ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ｅｔｓ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Ｊｕｌｙ 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７ ／ ８ ／ ａｆｇｈａｎ⁃ｇｏｖｔ⁃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ｅｔｓ⁃ｔａｌｉｂａｎ⁃ｉｎ⁃ｉｒａｎ，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ＵＳ Ｅｎｄ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Ｚａｒｉｆ Ｓａｙｓ ａｔ Ｉｎｔｒａ⁃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ｋｓ ｉｎ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ａｓｎｉｍ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ｕｌｙ 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ｓｎｉｍ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０７ ／ ２５３４２４９ ／
ｕｓ⁃ｅｎｄｅｄ⁃ｕｐ⁃ｗｉｔｈ⁃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ｚａｒｉｆ⁃ｓａｙｓ⁃ａｔ⁃ｉｎｔｒａ⁃ａｆｇｈａｎ⁃ｔａｌｋｓ⁃ｉｎ⁃ｔｅｈｒａｎ，上网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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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态度转变的原因
在 ２００１ 年合力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伊朗与美国关系因霸权主义、伊朗

核问题、经济制裁等因素不断恶化。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对伊朗构成了巨
大威胁，致使伊朗转向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等援助，向美国及阿
富汗政府施压，来保持自身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总体上看，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
态度的转变，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伊朗维护地缘政治安全必然选择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触。 伊朗将驻扎
在阿富汗的美军及其盟友视为造成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认为美国在阿
富汗的存在是为了增加其在中亚、南亚及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对伊朗的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也阻碍了伊朗和阿富汗重新建立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因此，伊
朗政府强烈反对阿富汗政府和美国签署相关安全协议，认为这是美国意图在阿
富汗长久合法化驻军的借口。 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Ａｌｉ
Ａｋｂａｒ Ｓａｌｅｈｉ）公开称，“由于美国在其他国家长期进行军事干预的历史，我们认为
他们的意图是不诚实的”，并明确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将加剧地区
不安全，可能使阿富汗重新陷入动荡。① 此外，伊朗政府还指责美国利用阿富汗
领土从事针对伊朗的间谍和破坏活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一架从阿富汗起飞的美国
无人机在伊朗境内坠毁，更是佐证了伊朗的猜测。② 出于维持地区平衡的考量，
伊朗政府开始向阿富汗境内的反对势力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阿富汗塔利班成
为牵制美军和向阿富汗中央政府施压的重要工具。

第二，与阿富汗塔利班合作以维持阿政局稳定是伊朗的客观需要。 伊朗政
府逐渐认识到阿富汗塔利班是阿富汗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强大军事和政治力，一
昧将阿富汗塔利班排除在阿富汗政治体系之外，将阻碍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
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具有深厚社会根基，其成员主要来自占阿富汗人口多数
的普什图族，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宗教原因，阿富汗普通民众对部族的归属感远高
于对国家和政府的认同，这使得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更易获得社会支持。 而
在美国所主导的阿富汗重建进程中，阿富汗中央政府有名无实，不仅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也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反倒是贪污腐败现象盛行，普通民
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使得阿富汗民众对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倍感失望，转
而再次将希望寄托于阿富汗塔利班。 特别是美国宣布撤军后，战事主导权逐步
移交到了阿富汗政府手中，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展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反而是阿
富汗塔利班控制区域及武装活动逐年增加，这引发了伊朗对阿富汗稳定问题的
担忧。 伊朗一度试图调解阿富汗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双方
在重大政治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阿富汗和平谈判难以推动。 因此，出
于维持地区局势稳定、避免阿富汗再次陷入内战的考量，基于阿富汗塔利班占据阿
富汗政治主导地位的客观现实，伊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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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Ｉｒａｎ‘ｓ Ｓａｌｅｈｉ Ｗａ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Ｍｅｈｒ Ｎｅｗｓ， Ｊｕｎｅ １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ｍｅｈｒ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５１５９４ ／ Ｉｒａｎ⁃ｓ⁃Ｓａｌｅｈｉ⁃ｗａｒｎｓ⁃ａｂｏｕｔ⁃Ｕ⁃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ｂａｓｅｓ⁃ｉｎ⁃Ａｆｇ⁃
ｈａｎｉｓｔａｎ，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Ｎ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ｉ Ｇ． Ｓｃｏｔｔｅｎ， Ｉｒａｎ’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Ｄｒａｗｄｏｗｎ， Ｒ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４，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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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伊朗需要与阿富汗塔利班合作打击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设立“呼罗珊省”，其活动集中在阿富汗东部地区，
该分支成为阿富汗恐怖袭击的主要发动者，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 “伊斯兰
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的强势崛起，迫使伊朗将其存在视为比阿富汗塔利班更大
的威胁。 伊朗把阿富汗视为其“前沿防御”的核心部分，希望效仿在伊拉克和叙
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成功经验，在“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威胁到伊朗本土之前
就对其进行打击，为阿富汗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咨询和安全援助。① 但阿富汗
政府的表现不足以击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出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
现实需求，伊朗开始有意识地进一步加深与阿富汗塔利班的联系，与其展开反恐
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第四，借助阿富汗塔利班的力量，伊朗可以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 伊朗一直
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与阿富汗经济交往密切，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伊朗对阿富汗的贸易出口额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０ 亿美
元②，２０１６ 年更是超过巴基斯坦和中国，一度成为阿富汗最大贸易伙伴。③ 阿富
汗是伊朗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伊朗担心美国的军事存在将阻碍两国经济交往
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伊朗还在阿富汗赫拉特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涉及基础设
施项目、道路和桥梁建设、教育、农业、发电和电信项目，意图建立一个连接波斯
湾、中亚和中国的经济圈。 因而，随着阿富汗塔利班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伊朗
希望借助于其力量，尽可能减少动荡局势对其在阿富汗尤其是赫拉特地区投资
的影响。

基于上述认识，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态度逐渐转向保持接触，并建立友好
关系。 事实上，此前受伊朗支持的与阿富汗塔利班作战的政治军事组织，绝大部
分已退出阿富汗政治舞台。 而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目前阿富汗塔利班的纪律
性更强、装备更精良、组织更完善。 在阿富汗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的情况下，伊朗
已无力阻止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进一步壮大，只能接受阿富汗的政治现实，
并尽可能地与占据绝对优势的阿富汗塔利班建立友好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政府的态度并不代表伊朗上下一致对阿富汗塔利班持
友好立场。 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长期以来在伊朗的形象过于负面，伊朗官员与
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会谈激发了伊朗民众的负面情绪，伊朗社交媒体上出现了
谴责伊朗政府试图掩饰阿富汗塔利班袭击什叶派少数民族哈扎拉人、压制女性
和个人自由等血腥历史的言论。④ 另一方面，鉴于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的执政经历
和激进理念，许多伊朗人仍对阿富汗塔利班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所展现出的和解
及包容性只是一种伪装，一旦西方撤军或其彻底接管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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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真面目。 伊朗政界不少人士认为，尽管阿富汗塔利班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
象，但其本质并没有根本性变化。 但此类观点并没有对伊朗政府的阿富汗塔利
班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总的来说，在 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塔利班被推翻后至 ２０２１ 年再次上台前，伊朗与
阿富汗塔利班保持接触，双方关系逐步从暗中走向公开。 伊朗将阿富汗塔利班
视为实现地缘政治平衡、维持地区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有生力量。 因此，虽然
伊朗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与阿富汗塔利班存在分歧，却仍选择与其建立友好联
系。 但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伊朗只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有限的军
事支持。 同时，伊朗并不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再次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不支持其在阿富汗取得全面胜利，而是意图通过建立联合政府等政治手段来限
制阿富汗塔利班的力量。

三、 务实合作时期（２０２１ 年至今）

２０２１ 年，自美国开启撤军进程后，阿富汗塔利班迅速夺取阿富汗政权。 ８ 月
１９ 日，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９ 月 ７ 日，阿富汗塔利班
宣布建立临时政府，并公布了政权架构，这一举措彻底结束了阿富汗的无政府状
态，标志着阿富汗塔利班再次上台执政。 随着阿富汗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阿富
汗塔利班逐步从一个“反政府武装”转变为执政力量，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
也进入了新阶段。

（一） 新阶段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
当前，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在维持阿富汗稳定局势、对抗美国、打击恐怖主

义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因此双方保持着密切接触。 但出于谨慎考虑，伊朗并未
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而是呼吁阿富汗塔利班建立包容性政治体制，以高
度务实的方式相互合作，尽力避免冲突，促使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在经济、政治和
安全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首先，伊朗以高度务实的方式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进行合作。 在阿富汗塔
利班执政初期，伊朗频频释放友好信号，不仅伊朗政府高层从未对阿富汗塔利班
发表过负面言论，还要求国内媒体在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时，避免使用负面词语。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遭到报复，
快速将外交人员从驻喀布尔大使馆撤离。 伊朗则保持了驻喀布尔大使馆以及赫
拉特领事馆的“完全开放和运作”。① ８ 月 １６ 日，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为在该国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机会，伊朗将“为阿富汗的稳
定作为努力”，并“致力于睦邻友好”。② 政治上，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双边关系持

·５２１·

①

②

“ Ｉｒａｎ Ｓａｙｓ Ｉｔｓ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ｉｎ Ｋａｂｕ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ｐｅ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ｉｒａｎ⁃ｓａｙｓ⁃ｉｔ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ｋａｂｕｌ⁃ｒｅｍａｉｎｓ⁃ｏｐｅｎ⁃２０２１⁃０８⁃１７ ／ ，上网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ａｉｓｉ: Ｉｒａｎ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ｅｈｒａｎ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４６４１０５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Ｒａｉｓｉ⁃Ｉｒａｎ⁃ｗｉｌｌ⁃ｍａｋ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

续发展。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８ 日，阿富汗塔利班外长对伊朗进行首次正式访问，与伊朗
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双边关系、人道主义危机、难民状况、边境安全以及
水资源争端等问题。① ４ 月 ２６ 日，伊朗允许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官前往阿富汗驻德
黑兰大使馆，以处理“阿富汗使领馆积压的领事案件”。② ７ 月 １８ 日，伊朗驻阿富
汗大使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代理外交部长，商讨难民、毒品、边境，以及两国之间
的贸易合作等问题。③ ８ 月 １４ 日，伊朗代表团抵达喀布尔，就边界安全问题与阿
富汗进行谈判。④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６ 日，伊朗将 ２６８ 名阿富汗囚犯移交给阿富汗塔利
班政府，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对伊朗的行动表示欢迎，并表示这种积极行动将扩
大和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⑤ 经济上，２０２２ 年 ７ 月，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协
议，伊朗将向阿富汗出口 ３５ 万吨石油。⑥ １２ 月 ２６ 日，伊朗驻喀布尔大使与阿富
汗塔利班副总理巴拉达尔会面，就阿富汗政治和经济问题举行会谈，表示伊朗将
在经济领域与阿富汗进行合作。⑦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５ 日，伊朗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开
设大型贸易中心和永久性博览会，该中心被视为将为“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迈出
关键性一步”⑧。

其次，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保持谨慎态度。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阿富汗
塔利班在进入喀布尔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向国内外释放出积极信号，表示将建立
具有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实施开放包容的社会政策，并与国际社会建立良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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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① 对于阿富汗塔利班的承诺，伊朗政府持高度谨慎态度。 ８ 月 ２４ 日，当被问
及德黑兰是否承认阿富汗塔利班领导的政府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
提卜扎德（Ｓａｅｅｄ Ｋｈａｔｉｂｚａｄｅｈ）表示，“现在就阿富汗未来政府做出决定还为时过
早”。②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再次表示：“伊朗和
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后者对阿富汗人民的行为，以及阿富汗塔利班
在组建包容性政府时与各民族、各政治团体的互动。”并强调“伊朗并不急于承认
阿富汗塔利班，将继续等待阿富汗塔利班对其所作承诺的实际行动”。③

最后，伊朗积极推动阿富汗政治和解，为阿富汗反对派团体和阿富汗塔利班
之间的谈判提供了便利。 自参与阿富汗事务以来，伊朗一直试图在阿富汗内部
谈判中担任调停者的角色，积极在各派之间进行斡旋。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富汗所有各方和团体都有接触”，同时表明伊朗希
望“阿富汗各方保持克制，寻求谈判和政治和解”。④ ９ 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 Ｉｓｍａｉｌ Ｑａａｎｉ）在一场闭门会议中表示，伊朗将寻求在不
诉诸战争的情况下解决阿富汗局势，以“一种允许所有阿富汗民族共同参与国家
治理的方式”解决问题。⑤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在伊朗安排下，阿富汗塔利班最高外交
官阿米尔·汗·穆塔奇率领的塔利班高级代表团在德黑兰会见了阿富汗最主要
反对派“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领导人
艾哈迈德·马苏德（Ａｈｍａｄ Ｍａｓｓｏｕｄ）和前政府官员伊斯梅尔·汗，就阿富汗和平
问题进行谈判。⑥

总体来说，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后，伊朗政府基于填补因美军撤离所造
成的地缘政治真空，以及维持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以谨慎的态度与阿富汗塔
利班建立了友好联系，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伊朗官方的态度也在内部引起了
一定争议，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更有伊朗分析家警告说，
伊朗向阿富汗塔利班示好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失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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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富汗塔利班举行进入喀布尔后的首次记者会：不想重复任何战争》，央视网，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ｍ．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７ ／ ＡＲＴＩＣ８ｌＲＰＯＵｒｉＶＡＫｔ５ＭｃＶｐＶＷ２１０８１７．ｓｈｔｍｌ，上网

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Ｉｒａｎ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ｓｉａ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ｉｒａｎ⁃ｓｈａｒｐ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ａｌｉｂａｎ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Ａ． Ｆａｒｉｄ Ｔｏｏｋｈｙ， Ｉｒ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Ｃｏｍｅｂａｃｋ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４．
Ｉｂｉｄ．， ｐ． ８．
“Ｉｎ Ａ Ｃｌｏｓｅｄ⁃ｄｏ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ＧＣ‘ｓ Ｑｕｄｓ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ａｎｉｎｔｌ．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９０７５０６８５４ｅ，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Ｍ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Ｉｒａｎ Ｗｉｌｌ Ｍｅｅ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ｒａｎｉｎｔｌ．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１０８８９１２，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Ｍａｒｙａｍ Ｓｉｎａｅｅ， “ Ｉｒ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Ｓｔｅｐｓ ｕｐ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ｕｌｅ，” Ｉｒ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ｒａｎｉｎｔｌ．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２１１０２３９４２０７６，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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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朗向阿富汗塔利班示好的原因
在西方国家军队撤离的大背景下，阿富汗塔利班当权已经成为阿富汗地区

新的政治现实，伊朗不仅是对阿富汗政治、经济和文化最具影响的国家之一，也
是最有意愿和能力介入阿富汗局势的国家之一。 伊朗政府多次对阿富汗塔利班
释放善意，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阿富汗局势的安全和稳定。 阿富汗的稳定与
否直接关系到伊朗的国家安全。 一方面，伊朗担心孤立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将使
阿富汗再次陷入混战，引发地区动荡，导致阿富汗难民外溢和毒品贸易的猖獗，
甚至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从而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 另一方
面，伊朗意图填补因美国退出而出现的政治真空。 自阿富汗重建进程开启以来，
伊朗一直致力于提升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历届阿富汗政府都保持了友好
关系。 美国的撤退将导致阿富汗地区出现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博弈，阿富汗塔利
班在活跃初期曾得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支持，伊朗担心如果与阿富汗塔利
班关系破灭，将会给区域竞争对手带来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从而破坏地缘政治平
衡。 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安全的目的，伊朗有意保持与阿富汗塔利班
的联系。

其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向伊朗展现出友好态度，并在水资源问题上作出一
定让步。 阿富汗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后，其发言人多次公开表示希望与伊朗
建立良好和牢固的关系，并展开全面合作。① 此外，伊朗和阿富汗共享赫尔曼德
河，该河是阿富汗西南部和伊朗东南部最主要的水源，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因水资
源分配问题而陷入争端。 阿富汗建造了一系列水坝对赫尔曼德河水流进行控
制，引发了伊朗的强烈抗议。 当前两国争议的焦点集中于阿富汗卡迈勒汗大坝
（Ｋａｍａｌ Ｋｈａｎ Ｄａｍ），该大坝始建于 １９９６ 年，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正式落成，伊朗担心
大坝会切断或大幅减少地区供水。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伊朗与塔利班就赫尔曼德河水
资源问题达成协议，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同意按照 １９７３ 年赫尔曼德河水协议向伊
朗重新供水，并保证伊朗在边境地区的用水权。② 这一协议被视为塔利班向伊朗
的示好。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在赫尔曼德河水资源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两国再次就
水权问题展开谈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作出让步，同意了伊朗方面派遣专家进入
阿富汗实地考察水量的要求。③

其三，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对抗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方面存
在趋同利益。 首先，作为美国重点遏制对象的伊朗和美国反恐战争打击目标的
阿富汗塔利班有着对抗美国的共同目标，双方更是基于将美国等外国势力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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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塔利班发言人：我们希望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良好而牢固的关系》 （波斯文），
Ｈａｍｓｈａｈｒｉ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ｍｓｈａｈｒｉｏｎｌｉｎｅ．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６３２５９５ ／ ，上网时

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ｏｖｅｒ Ｈｅｌｍ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２０２２０８１２⁃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ｉｒａｎ⁃ｏｖｅｒ⁃ｈｅｌｍ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ｒｉｇｈｔｓ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Ｋａｊａｋｉ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１７，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ｅｈｒａｎ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４８５８７８ ／ ，上网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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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阿富汗地区的目的开展合作。 伊朗将阿富汗视为其“抵抗轴心”的一部分，维
持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合作关系，对伊朗的地缘政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双
方都有打击“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现实需要。 ２０１５ 年兴起的“伊斯兰国呼罗珊
省”，试图建立囊括伊朗东部、阿富汗、中亚在内的“哈里发国”，极端仇视什叶派
和伊朗，对阿富汗什叶派和伊朗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同样，由于意识形态
和宗教分歧，“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自成立以来就与阿富汗塔利班高度敌对，在阿
富汗频繁发动恐怖袭击，是当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① 最
后，阿富汗在伊朗经济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美国长期制裁压力下，阿富汗是
伊朗打破经济封锁的重要突破口，其不仅是伊朗第五大出口国，更是最主要的非
石油出口市场。② 同时，阿富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连接伊朗和中国、中
亚之间的贸易走廊，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伊朗的对外经济
贸易。

其四，阿富汗塔利班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温和化和理性化倾向。 与第一次执
政时期不同，再次上台后的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寻求与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承诺将遵守国际规范，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同时，阿富
汗塔利班对待国内什叶派和少数民族的态度有明显改变。 伊朗高度关注阿富汗
塔利班对阿富汗什叶派哈扎拉人与属波斯语族的塔吉克族的态度。 在第一次执
政时期，阿富汗塔利班将什叶派视为“异端”，对阿富汗境内的哈扎拉人进行迫害
和袭击，是导致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对立的根源之一。 近年来，阿富汗塔利
班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团体，为展示
其包容性做出了一定努力，比如招募包括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在内少数民族新
兵与当地恐怖组织作战，２０２０ 年任命哈扎拉人担任巴尔哈布地区州长，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任命哈扎拉人为城市发展副部长。③ 重新掌权后，塔利班还与哈扎拉领导
人进行了会面，就组建包容性政府和少数民族权益问题进行会谈。④ 此外，阿富
汗塔利班部分领导人还访问位于喀布尔的哈扎拉社区，参加什叶派阿舒拉节哀
悼仪式。 因此，伊朗政府有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和教派差异，以务实的态度对待
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

总体来说，阿富汗塔利班再次上台执政后，阿富汗出现了相对稳定和平的局
面，虽然国内还存有反对派的声音，但基本上不能对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构成根
本性挑战。 因此，尽管伊朗将阿富汗塔利班建立包容性政府作为承认其政权的
必要条件，但近期伊朗的一系列行为已出现开始软化的迹象。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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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世达：《“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前世今生》，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２１年第 ９期，第 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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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阿富汗塔利班接管阿富汗驻德黑兰大使馆，此举被视为深化两国关系的一大
标志。① 但是，由于阿富汗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
的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讨。

四、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前景展望

美国撤离阿富汗，解除了伊朗面临的一大地缘政治威胁，所留下的权力真空
也为伊朗介入阿富汗事务和提高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
角度来看，未来伊朗将继续在阿富汗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政
权在对抗美国霸权、维持地区稳定、打击极端组织、禁毒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
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存在，使得双方关系仍具有多重不确定性。

（一）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影响因素
自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执政以来，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

接触。 但同样，阿富汗塔利班的上台也给伊朗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撤军导致
伊朗与阿富汗两国搁置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重新浮出水面，鉴于两国在政治制
度和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差异和利益分歧，当前影响双方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其一，交恶的历史渊源。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有着敌对的历史，“马扎里沙
里夫外交官遇害事件”被伊朗视为耻辱，一度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到战争边缘。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接管阿富汗后，伊朗外交部再次发出了对“马扎里
沙里夫外交官遇害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的呼吁②，伊朗民众也普遍对劣迹斑斑的
阿富汗塔利班持怀疑态度。 双方长期交恶的历史将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造
成负面影响。

其二，水资源争夺困境。 虽然目前伊朗已与阿富汗塔利班就赫尔曼德河水
资源问题达成协议，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同意按照 １９７３ 年赫尔曼德河水协议向伊
朗重新供水，并保证伊朗在边境地区的用水权。③ 但这一协议被阿富汗民众视为
阿富汗塔利班对伊朗的让步，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广泛抗议，指责此举损害了阿富
汗人的利益。④ 事实上，阿富汗塔利班在第一次执政时期曾对赫尔曼德河进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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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导致伊朗毗邻阿富汗的省份面临严重的干旱问题。① 阿富汗塔利班再次上台
初期，一度拒绝打开卡迈勒汗大坝闸门，致使伊朗指责阿富汗塔利班剥夺了伊朗
水权。 如果未来水资源危机持续恶化，两国关于水资源的争夺可能会进一步加
剧，给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蒙上阴影。

其三，难民问题。 自阿富汗塔利班接管阿政权后，不断涌入的阿富汗难民已
经成为伊朗面临的严峻挑战。 伊朗一直是阿富汗难民流亡的主要目标国。 联合
国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约有 ７８ 万阿富汗难民、２１０ 万无证阿富汗人和
近 ６０ 万合法登记的阿富汗人居住在伊朗，给当地的医疗服务、教育和就业市场
带来了巨大压力。② 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富汗局势动荡以来，有超过 １００ 万阿富汗
人逃往伊朗③，但严厉的制裁和经济危机使伊朗无法容纳更多难民，只能将其遣
返送回阿富汗，导致两国之间出现摩擦。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喀布尔电视台播放了阿富
汗难民受到伊朗边防人员虐待的视频，激起了阿富汗人的愤怒，引发了抗议活
动。 抗议者向伊朗驻喀布尔大使馆及驻赫拉特领事馆投掷石块。 对此，伊朗召
见了阿富汗驻德黑兰临时代办，并暂停其外交使团数周。④ 同月，一名非法入境
者在伊朗马什哈德圣地刺死两名什叶派神职人员，该事件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反
阿富汗浪潮，甚至一度出现了要求“将所有阿富汗人驱逐出伊朗”的呼声。⑤ 难民
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容易出现波动，如果未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限制难民潮，双方关系就可能因不断升级的难民问题而恶化。

其四，毒品贸易。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种植国，而伊朗一直是阿富汗
毒品的最大受害国。 作为阿富汗毒品出口的主要中转通道，伊朗每年都需要花
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打击毒品犯罪。 毒品泛滥还导致伊朗成为世界上吸毒人口比
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伊朗一直致力于
联合阿富汗政府打击毒品贸易，但收效甚微。 阿富汗塔利班自再次上台起就承
诺要打击毒品，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颁布法令，禁止种植罂粟以及所有其他毒品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⑥ 然而，毒品贸易已成为阿富汗经济的重要支柱，是阿富汗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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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主要资金来源，乃至是很多阿富汗农民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难以根除。 阿
富汗塔利班在禁毒方面的表现甚至远落后于前阿富汗政府。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富汗塔利
班接管政权以来，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不降反增，同比增加 ３２％，达到 ２３．３ 万公
顷。 阿富汗的鸦片和海洛因贩运也未停止，仍提供了全球 ８０％的鸦片需求。① 该
法令还导致罂粟价格大幅上涨近两倍。 可以说，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在禁毒方面
的表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产生了反作用，这将成为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
系发展的阻碍。

其五，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 美国长达 ２０ 年的反恐战争没有给阿富汗
带来稳定，反而给各类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
富汗塔利班上台以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在阿富汗的行动出现了扩大趋势，发
动了至少 ２６０ 次恐怖袭击，造成数百人伤亡。②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在打击恐怖
组织方面体现出的能力明显欠缺。 正如之前伊朗对前阿富汗政府击败“伊斯
兰国呼罗珊省”的能力失去信心，从而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进行高层接触合作
反恐一样。 阿富汗在塔利班政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伊朗很有可能会转向与阿
富汗其他组织和力量进行反恐合作。 此外，阿富汗塔利班因其特殊的历史，与
“基地”组织残存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复杂的内部斗争使得双方之
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脱钩，这将对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

其六，边境问题。 自阿富汗塔利班接管阿政权以来，阿富汗和伊朗陆地边界
沿线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伊朗军队与阿富汗塔利班在边境
地区发生武装冲突。③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９ 日，双方在伊朗尼姆鲁兹省边境地区的武装
冲突导致 ４ 名伊朗军人死亡。④ ４ 月，伊朗与阿富汗之间部分过境点因“观念分
歧”而关闭。⑤ 同年 ６ 月和 ７ 月，伊朗赫尔曼德省和阿富汗尼姆鲁兹省之间的边
境地区连续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２ 名部队成员死亡。 虽然目前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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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持和解态度，称冲突源于“不熟悉国际规则和法律”①，只是误会，但不排除日后
双方关系恶化后冲突升级的可能。

其七，什叶派和少数民族权益问题。 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执政后，伊朗一直呼
吁其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参与的包容性政府，但阿富汗塔利班组建的临时政府
成员比例与阿富汗民族结构严重脱节，什叶派被排除在政府权力之外，脱离伊朗
预期。 同时，在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反恐不利的背景下，阿富汗发生了多起针对什
叶派的暴力袭击事件，如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位于马扎里
沙里夫的阿富汗最著名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 ３１ 人死亡和 ８７
人受伤。② 什叶派和少数民族在阿富汗受到的区别对待，将使伊朗的平衡战略变
得越来越困难。

此外，伊朗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也将对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造成影响。
虽然当前美国已从阿富汗完成撤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阿富汗事务，
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存在，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阿富汗的政治局势。
纵观历史，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态度，深受伊美关系的影响。 伊朗和美国曾因
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合作推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又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对立。
在美国驻军阿富汗时期，伊朗一直将阿富汗塔利班作为牵制美国的工具。 当前，
伊朗和美国正在就重启伊朗核协议展开博弈，不排除阿富汗塔利班再次成为政
治砝码的可能。 同样，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也将影响其与伊朗的
关系。

综上所述，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冲突的历史、水资源争端、难民问题、毒品贸
易、宗教民族矛盾等问题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走
向。 这些问题处理得当可能成为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合作的契机，但问题
本身也可能成为未来冲突再次爆发的原因。

（二）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前景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主要有四大目标：其一，维

持阿富汗局势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其二，保持伊朗在阿富汗地区的
影响力，呼吁外国部队撤离，平衡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及巴基斯坦、沙特等区
域大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其三，打击毒品贸易，控制难民流动，保障靠近阿富汗边
境地区水资源供应；其四，维护阿富汗什叶派等少数群体的利益。

当前，伊朗政府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态度总体友好，但在与阿富汗塔利班
打交道时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伊朗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变化和能
力还缺乏足够的信任。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未来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阿富
汗塔利班能否建立一个吸纳整合非普什图民族力量的包容性政府，在阿富汗进
行行之有效的治理，并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打击。 但从当前局势来看，阿
富汗塔利班治理能力不足、意识形态保守的弊端正逐渐显现，其执政表现与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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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承诺相差甚远。
首先，阿富汗塔利班未能建立其所承诺的包容性政府。 从当前阿富汗塔利

班政府的组织架构来看，阿富汗新政府基本上由阿富汗塔利班所垄断。 从人员
背景来看，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各派基本垄断了政府核心职位，且均由最高领袖阿
洪扎达任命。 从民族构成来看，临时政府人员民族成份与阿富汗民族结构严重
脱节，临时政府 ３３ 名要员中 ３０ 人为普什图人，只有 ３ 人为非普什图人，哈扎拉人
甚至在临时政府没有任何代表。 从性别比例来看，该名单也未体现性别包容性，
没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①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曾表示，阿富汗塔利班
不会采取报复行动，并敦促前政府官员重返工作岗位。② 但阿富汗塔利班对前政
府官员、非普什图族人以及“道德犯罪者”的报复、虐待和处决，显示出了其政权
仍具有强烈排他性。 此外，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其只会在一定程度
上分享权力，甚至这些适度的妥协都引起了塔利班内部保守派别的抵制，很难达
到伊朗所期望的代表阿富汗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包容性政府。

其次，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严重缺乏治理和经济管理能力。 入住喀布尔后，阿
富汗塔利班的角色由武装组织转变为了执政力量，争取政权合法性和民众支持
成为塔利班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方面，虽然阿富汗塔利班已经控制着阿富汗绝
大部分区域，但还未实现国家统一和内部团结。 由于阿富汗内部复杂的政治、民
族、宗教关系，该国仍然面临着内部分裂的危机。 另一方面，常年战乱导致阿富
汗的国民经济接近瘫痪，国内资源匮乏，美国撤军后，阿富汗陷入了严重的经济
与社会危机，而阿富汗塔利班严重缺乏治国理政方面的人才，无法对国家进行有
效管理，导致国内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大。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至 １０ 月，阿富汗仍将有约 １，５３０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３５％）处于极度粮食不安全
状态。③ 此外，美国因人权、反恐等理由停止对阿富汗援助、冻结阿富汗财产的做
法，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的经济困境。 如果阿富汗塔利班长期未能对国家进行
有效治理，其本就不牢固的执政基础将消失殆尽，阿富汗局势可能再次陷入
动荡。

再次，阿富汗塔利班与极端组织切割困难，在反恐道路上举步维艰。 虽然
阿富汗临时政府建立后，国内冲突的强度和烈度较往年有所下降，但仍有多个
极端组织活跃在阿富汗境内，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阿富
汗自塔利班上台以来，该组织在阿富汗境内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袭击目标
和范围都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成为阿富汗塔利班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 对于伊
朗来说，阿富汗塔利班如果无法遏制“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和其他极端组织的进
一步扩张，可能导致这些组织在阿富汗境内获得立足点，从而对伊朗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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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直接威胁。 与此同时，伊朗也一直对阿富汗塔利班是否与“基地”组织完成
切割有所怀疑。 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联合国报告显示，阿富汗塔利班与“基地”组
织保持着密切联系。① 而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美国无人机在喀布尔市中心击毙了逃亡
的“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希里（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ｉｒｉ），进一步证实了伊朗的
猜测。②

从次，阿富汗塔利班坚持保守意识形态，社会管理逐渐趋于封闭，尤其在限
制女性权力问题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 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接管阿富汗后，
阿富汗塔利班逐步加大了对女性参与教育、工作、公共生活和其它基本权利的限
制。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女性进公园、游乐园、
体育馆等公共场所。③ １２ 月 ２１ 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再次颁布法令，禁止女性进
入大学学习，并辩护称，其禁止女性上大学的部分原因为女性大学生“没有遵守
伊斯兰的着装规则”。④ １２ 月 ２４ 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下令要求所有的非政府
组织禁止其女性雇员上班。⑤ 阿富汗塔利班对女性权利的剥夺，使其受到了包括
伊朗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
尔·卡纳尼对阿富汗塔利班暂停阿富汗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举动表示遗憾，并
强调阿富汗塔利班需要确保阿富汗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权力。⑥

最后，伊朗还需要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反应。 目前，尚
未有国家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如果伊朗率先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质疑与反对。 此外，自美国撤军后，美国和西方对阿富汗
的关注度逐步下降，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将战略重点转向了俄乌战场，
阿富汗已然不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随着关注度的下降，阿富汗受到的国
际社会的资金援助大幅减少，这将对阿富汗重建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也将成为阿
富汗塔利班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受上述因素的限制，阿富汗塔利班的执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进而为伊朗
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发展添加诸多不定因素。 总的来说，伊朗仍需要时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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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凤：《历史转折与阿富汗塔利班的选择》，载《当代世界》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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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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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阿富汗塔利班能否兑现承诺，鉴于阿富汗极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政治局
势，双方关系的未来仍面临巨大挑战。 由于什叶派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在政治
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伊朗一直对逊尼派极端思想和武装份子的渗透保
持高度警惕。 一旦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治理失败，导致阿富汗再次陷入内战危
机，伊朗很有可能采取其他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而，尽管目前双方关系呈
现良好发展势头，但不能排除未来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恶化甚至再次敌对
的情况。

五、 结语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归根结底由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现实而决
定，宗教和意识形态虽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时至今日，伊朗和阿
富汗塔利班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空间。 这对于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两年有余，却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仍处于缺
乏国际合法性孤立当中的阿富汗塔利班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伊朗而言，及时填
补因美国撤军形成的地缘政治真空有利于改善伊朗的安全环境和维护国家利
益。 但是，由于阿富汗塔利班仓促上台，除了强制推行越来越严格的伊斯兰法统
治外，并未出台系统、明确的治国方案，阿富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局并未得到
根本改观。 国际社会对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态度极为谨慎，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尚有巴基斯坦、沙特和阿联酋三国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
权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建立以来，阿
富汗塔利班政权还未得到任何国家承认。 事实上，塔利班政府上台之初表示建
立包容性政府、保障妇女权益、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等承诺并没有达到各方预
期，人道主义灾难的蔓延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陷入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阿富
汗塔利班政权，受到囯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令即使持相对友好态度的国家也越来
越失望，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能否实现长期执政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仍面临诸多
挑战。 鉴于阿富汗局势和塔利班执政前景的不确定性，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
关系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具有相应的不确定性，相互靠拢是当前的现实需
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不排除双方关系未来
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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